


悲哀的畅想

朱万有
一

这场秋天少有的风雨已持续了好几天，街上的行人少了许多，天色像
铅一样的沉重。我无聊地坐在诊室里，以往忙得不可开交的产科也因这晦暗
的天气而清闲了许多，整个上午我看了不到五个病人。

虚掩的门被推开了，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双眼布满了血
丝，头发乱作一团，领带胡乱打着。他是克来恩斯凡级我们极熟。看着他这
副模样我不禁好笑，打趣道：“尊敬的特侦处处长，你这是怎么了？到我产
科医生这里来想必不是检查什么吧？”金布尔没有像往常那样同我调侃，他
一脸沮丧地坐下来，脸色更加难看。他长叹了一口气，沉重地说：“司马，
我倒大霉了。”“唉，老兄，你的情人有问题了吗？艾滋病？”“别开玩笑了，
我真的出事了。”看来真有什么事，我停止了揶揄，静候他说下文。

“昨天我确实到芳子那儿去了。这几天太累了，你是知道的，我需要放
松，就瞒着局里⋯⋯今天一早我的助手卡尔给我来电话叫我快逃——只有他
知道我的行踪，说局里正在到处抓我。”“抓你，为什么抓你？你是特侦处长
啊。你干什么了？”我紧张起来，脑子里闪过“金钱、女人”等字眼。

“今天凌晨有人混进了局里绝密室，把解密电脑全给破坏了。卡尔说电
视录像上的那个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更要命的是那家伙是通过了细胞ＤＮ
Ａ检查后才进入绝密室的。局里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我沉默了，作为医
生，我深知ＤＮＡ检查意味着什么。如今的身份甄别检查已淘汰了指纹等项
目，一个人的ＤＮＡ结构是永远无法更改和被人仿造的，ＤＮＡ检查的特异
性和准确性不容置疑。金布尔的手在轻轻发抖，眼里流露出渴求信任的目光
——我无法拒绝、逃避的目光。“那电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被人破坏？”
“我们处有许多卧底，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从不面对面联络，有情报就通
过电脑网络传递。

电脑被破坏明显是冲着０１１号文件来的，这份文件是关于一家叫Ｉ
Ｈ医院的，这医院开展的器官移植业务量大得惊人，我们正在调查。０１１
号文件刚由一个卧底发回来我还没看，而这名卧底就失踪了。司马，你要相
信，我绝不会干这种事。”屋里气氛有些压抑，我推开窗户，一股凉风吹了
进来。

金布尔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在一次跨国科技间谍案中我作为科技顾
问和他相识。这么多年来我被他的正直勇敢深深折服，尤其是他妻子艾娜因
遭人报复被炸死后，他工作更拼命了，正因如此我成了他的好友。在我心目
中他是当代的骑士，但要除开他对女人特别偏爱这一点。男人风流成性是很
容易被人利用的，金布尔一向对钱没多大兴趣，难道他可能为了女人干出这
种蠢事？半天我才吭声：“金布尔，坦率地说，我也不想掩饰对你的怀疑，
虽然我也相信你的为人。希望你能尽快证明自己的清白。你有什么打算？”
“谢谢你的信任，老伙计，这件事的背后肯定与ＩＨ医院有关，我打算暗地
对ＩＨ医院进行调查。我找你就是请你尽可能地帮助我，当然在对你没有影
响的前提下。”我被他的坦诚征服了：“我答应你，金布尔。”二金布尔就这



样从世上销声匿迹。
没过多久，无孔不入的新闻界把这件事捅了出去。人们都认为他出于

某种利益当了内奸，而后他的私生活被曝光更加深了这种看法，随之而来的
是警察和安全局特工没完没了的调查。金布尔成了政府丑闻的代名词，他已
四面楚歌。出于对他还有残存的希望和承诺，我一直保持沉默。

一天清晨，我照例在诊室翻着晨报，一条头版新闻赫然入目：金布尔
负案潜逃今晨被击毙。我泪水不禁夺眶而出⋯⋯金布尔没有任何亲人，在官
方处理程序完毕后，我作为他生前好友为他料理后事。他的日本相好芳子也
来了，令人欣慰的是她不是因为金布尔的财产来的。

金布尔躺在殡仪馆里，显得十分安详，嘴角还挂着浅浅的微笑，仿佛
随时都会醒来。一直哭个不停的芳子开口了：“司马君，我只有一个请求，
让他穿上我给他做的和服上路，好吗？”看着这个在现在已很少有的痴情女
人，我无言以对地点了点头。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总会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金布尔啊金布尔，
你留给人们的恐怕就是为色忘义的印象了。

芳子伤心地给金布尔换着和服，望着赤条条的金布尔，我也不由为这
个晚节不保的人黯然神伤。他的背部是那么光滑，那么平整，突然我想起了
什么⋯⋯夜已深，实验室一片沉静。

我小心翼翼地从培养皿里取出一块费尽心思才得到的皮瓣组织，仔细
地进行分离、固定⋯⋯不时敲打着旁边的计算机，荧光屏发出的光映在我兴
奋的脸上。三卡尔如约而至，这是个长相英俊的小伙子，给人一种刚毅果断
的印象。我开门见山地问：“你是怎么看金布尔这件事的？你知道我是他的
好朋友，请你坦率地谈谈。”卡尔盯着我：“司马大夫，我不妨对你说，金布
尔是我通风报信才逃脱的，这已表明了我对他的态度。这么干一旦被发现我
会受到什么惩罚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仍然做了，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做这种事。
他可算是半个电脑专家，而那台电脑完全是给砸坏的，他会这么大动干戈吗？
不过录像和ＤＮＡ检查的确让他难以辩解。”“卡尔，事实上我对这事还无法
作出判断，我只能告诉你，他曾要我帮忙把这事查清楚。希望你能帮我。”“司
马大夫，我随时效劳。我非常希望能还给处长一个清白。”“那么十分感谢，
现在我想要金布尔的一切档案材料，凡是你能弄到的都要，好吗？”这几天
产科手术特别多，我忙得团团转。一天下午我正要下班回家，一个护士跑进
来说：“司马医生，门诊送来个急诊病人，要立刻手术。”走进手术室，一切
都已准备好了。一个黑人产妇躺在手术台上，在无影灯光的照射下，黝黑的
皮肤显得有点怪异。门诊医生说：“这名产妇产期提前足有一个月，Ｂ超证
实是头盆不称。”无影灯光下，各种监护仪器不断闪烁变化。“刀，血巾。”“止
血钳，４号丝线缝扎。”手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一个肤色雪白的小男孩
从子宫中取了出来。几个小护士在一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笑了：“孩子
们，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有时胎儿外观表现出的性状看起来和父母中的某一
方毫无关系，事实上他的遗传信息有一半来自于这个人。这正如有些人做事
总要大肆宣扬，而有些人则默默无闻。”我的话引起人们一阵欢快的笑声。

这时，门诊医生捅了捅我，把我引到一边，悄声说：“刚才这女人在不
经意的谈话中，透露出她是替人‘借腹生子’的。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我问：“这是哪家医院的杰作？”“听她说是ＩＨ医院。”ＩＨ，又是ＩＨ医
院！倏地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大脑：这里边是不是另有隐情？我忙下达医嘱：



“查母子的血型并转入特护病房，没经我同意谁也不能让母子俩出院。”血
型结果报告产妇是Ｏ型血，而孩子是ＡＢ型，说明从遗传角度来讲她们不是
母子。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门诊医生说的产妇只提供子宫而与受精卵无关，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我找到了大学同学尼克，他是遗传学权威。大学毕业后
他一心攻读遗传学并获得巨大成功，而我则当了一名男性产科大夫，没圆成
我的外科医生梦。一阵寒暄后进入正题，我讲完这对奇怪母子的事后问：“老
同学有何高见？”尼克笑着说：“司马，你可真是老糊涂了。很明显这个替
人生子的人只是把她的子宫贡献出来让受精卵发育，而这枚受精卵完全可能
来自一对白人男女。这样的孩子血型当然就不受她的影响了。”“尼克，我还
没老呢。来找你就是请你帮助再验证一下，看看这当中是否还别有文章？你
当然也是很清楚的：我们国家是明令禁止‘借腹生子’的，认定这有悖于人
伦。可以吗？”“完全可以，我可以给你所有能够查到的结果，但你要提供
这对母子的血清和体细胞标本，没问题吧？”三天后，尼克急匆匆打来电话
把我叫了去。

“司马，我反复作了检查分析，和你的检查结果完全相符，这确实是‘借
腹生子’的典型例证。可是，根据你所提供的情况，我却怀疑这和一般意义
上的‘借腹生子’似乎不同——请别奇怪，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居然也用
了这种不确定的语汇。”“你是说，这果真涉及了比一般‘借腹生子’更严重
的问题？”“老实说，我不能也无法肯定这一点，不过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尼克一下陷入了回忆，“在我攻读博士时，我的导师是一个性格乖张的天才。
这个叫杜里凡的教授被人们认为是妄想狂，他当时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论
文，论证‘借腹生子’比传统生育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他还说这发现将
有利于人体复制的实现⋯⋯”“他说什么⋯⋯‘复制’？”我迫不及待地问。

“的确如此，这是他的最高理想。这篇论文在当时，包括现在都被人们
认为是离经叛道，不过现在人们已淡忘了这位天才。说实话，我常怀念他。
要知道，性格上的怪异丝毫不能掩盖他在遗传领域的才华，我今天很多成功
都是受他影响、启发才取得的。”“这位杜里凡教授现在在哪里？”尼克的口
气显得惋惜：“就在他的论文发表后不久，他就辞职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四我回到医院时，卡尔已等了我很久。他给
我带来了一个大纸袋，在这个纸袋里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我决定亲自
到ＩＨ医院去闯一闯。正在这时，那位黑人产妇连同婴儿从病房悄然失踪了，
我决定加快行动。ＩＨ医院。

这家医院坐落在郊外一个偏僻的山脚下，十几幢大楼分布在医院四周，
那幢米黄色的十五层移植外科大楼就是我的目的地。

那大楼的门卫没有想象的严格，只有一人。我乔装成很有派头的顾客，
声称是事先在电话里约定了的，还掏出一张较大面额钞票赏他。他咧嘴一笑，
便让我进去了。

楼道里很安静，只有偶尔几个人过往。刚到三楼梯口，一个全身都被
防护衣裹着、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大汉向我走过来。“干什么的？”大汉厉声
问。

我机警地回答：“来看我哥哥。”此时四周正好没人，我趁他不防备朝
他颈部猛击一拳，大汉无声地倒在地上，我忙把他拖进不远处的杂物间。

我换上了大汉的装束，也许是这身打扮的作用我很顺利地来到了十楼，
一块写有“手术重地，保持肃静”的牌子十分醒目，透过隔离窗我清楚地看



到正在进行好几台移植手术。
继续上行，在一块“器官管理处”牌子的指引下，我到了这幢楼的最

高处——十五楼。
一股刺人的叫不出名字的药水味扑鼻而来，整个楼道都涂成死气沉沉

的浅黄色，除了我的脚步声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一道紧闭的白色大门
横在眼前，这是磁卡门，我摸摸口袋，还好，那家伙的磁卡还在。门慢慢打
开，我有一种芝麻开门的感觉。

一个银白色的世界展现在面前，这是一间大得惊人的大厅，由半透明
的隔离窗分割成许多小间，小间门口分别标示着“肝脏区”、“大脑区”、“心
脏区”⋯⋯在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容器里浸泡着各种人体器官，这些器官
看起来十分健康和完美，似乎还冒着热气，滴淌着殷红的血。我的天，世界
末日来了吗？这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和议论声：“快去准备好第２２号肝
脏，１台和３台马上就要了。”“今天是什么鬼日子，一下钻出两台肝移植手
术来。”一个声音显得不大耐烦。“别发牢骚了，你先到肝区‘Ａ’台去，我
等一下就来。”我就在所谓的“Ａ”台，时间不多了。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
２２号肝脏正在眼前，这是两个完整的肝脏，它们的外观一模一样，我预感
一切不解之谜都将揭晓。我用闪电般的速度取下了两份标本，然后飞快地躲
起来⋯⋯五尼克实验室。

我拿出战利品，说：“尼克，我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分析出这两份标本的
ＤＮＡ结构，这对我很重要。一个小时，行吗？”“为什么不在你自己的实
验室搞呢？”“我更相信你。”尼克笑了：“你这家伙尽给我灌迷魂汤。”不到
一小时，尼克走了过来。

我抽出香烟并递给他一支，缓缓说：“让我先猜猜结果，这两份细胞标
本的ＤＮＡ结构完全一致，对吗？”尼克一脸的惊奇：“司马，你这家伙在
搞什么鬼？结果的确如此，天哪，一个人长有两个肝脏？”我微微一笑，结
论已初步得到证实，一切都该有结果了。

“老兄，我会让你知道答案的。一场好戏就等我这个小丑去拉开帷幕，
我相信很快你会看到精彩动人的故事的。”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很快又到了
ＩＨ医院那幢神秘大楼。可门厅无人看守，门大大打开着。

我虽觉得蹊跷，但仍鼓着勇气往里走去。“哈哈⋯⋯”一阵狂笑声在我
身后响起。几个彪形大汉围了过来，我的头部被猛击一下⋯⋯六我逐渐醒来，
发现自己正斜躺在沙发上。这是一间宽敞整洁、装修考究的办公室，四周全
是装得满满的书柜。显然主人的金钱和知识同样富有。

“你好呵，司马大夫。”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大约四十出头，个头很高，
白净的皮肤，脸上只有几道不起眼的浅浅的皱纹，显得保养有方。炯炯有神
的双眼闪着智慧的光芒，一身合体的西服更使他气度不凡。

我挣扎着从沙发上坐起来，这男人优雅地抽着香烟并有礼貌地递给我
一支。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杜里凡，是这
家医院的真正主人。”“你是杜里凡？”我不禁叫出声来。听尼克的介绍，我
计算他的杜里凡导师现在有七十好几，可眼前的却是个身强力壮的中年男子
呵！

看出我的怀疑，他微笑着侃侃而谈：“司马大夫，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
代，一切奇迹都有可能发生。我这个七十五岁的老头看起来，不，应该是事
实上和你们这些中年人一样健康也就不足为奇了。”杜里凡饶有兴趣地吐着



烟圈，又继续说：“司马大夫，当我的一个实验品因技术意外落入你之手而
你对她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热情时，我就注意到了你。你频繁地找我以前的
学生尼克，没经允许闯进我的医院来并袭击我的员工，很明显，你这个金布
尔的老友对我不利，今天终于等到了你。”看来杜里凡对我已很了解，我冷
冷说道：“杜里凡教授，是不是你陷害金布尔的？”杜里凡声音更为低沉：“我
必须使我的工作受到保护，绝不允许任何泄密事件的发生。金布尔和尼克都
是自找的。”“尼克？”我心里一惊，“你把尼克怎么了？”尼克被带了进来，
他衣服凌乱，脸上有明显的伤痕。我一把扶住他，看来他作了无谓的抵抗并
为此付出了代价。“杜里凡，你究竟在搞什么把戏？”“司马大夫，你错了，
我和你们一样都是正派的学者，我不妨把一切都说给你们听一听。我相信你
们通过拿走的两份肝细胞标本对我的秘密已有所了解，这两份标本的ＤＮＡ
结构完全一致，因为它们都是同一样本的复制品。”杜里凡说到这里停了下
来，他的目光凝固了，好像在眺望远方，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尼克，你还记得吗，在很久以前我就说过，人类延续种族的方式应该
是复制优秀的人，而不是像低劣的动物只是简单的繁殖。要在数亿个精子中
找出最完美的一个，同时还要有一个同样健康的卵子，对于传统的生殖方式
来说，何其不易。而且，那枚受精卵要在子宫中呆上足足２８０天，这期间
它还要抵御诸如射线、病毒等的侵犯，可到最后他也许是个白痴，有这样那
样的缺陷，甚至可能是个死胎。”杜里凡滔滔不绝地说道。

稍停，杜里凡又说：“更要命的是那些完全正常的繁殖产物中，占７０
％甚至还多的都是智力平平、体弱多病或品行低劣的。他们只会消耗财富，
只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安。看看这个社会吧，各位先生，战争、饥荒、暴力、
压迫、各种人为污染、糟糕的生态环境等丑恶的东西充斥整个世界，正是这
种和动物没有两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繁殖使人类发展滞后起码有一千年！这
个世界应该由优秀的人来组成和管理！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理想。”我反驳
道：“杜里凡教授，我要提醒你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自身特有的规律，科
学的任务就是在遵循这些规律的前提下使事物健康而有序地发展下去。客观
规律是无情的，给事物设定人为的轨迹常常会适得其反。”杜里凡针锋相对：
“我认为科学家考虑问题不应该和普通人一样鼠目寸光，而要站在一个更高
的高度。科学领域从来都是大胆创新、敢想敢做者的乐园。”这时的杜里凡
完全处于亢奋的状态，他像笼中的老虎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我已深切地感
到他有多么狂妄。

“当初我的周围全是冷漠、嘲笑和讥讽，我不得不辞职隐退，为自己找
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进行研究。灵感和忍耐使我获得了成功，我找到了代替生
殖的最佳方式，那就是复制，小到一个细胞，一个器官，大到整个人体我都
能复制出来。”我忿忿不平地说：“这也难怪金布尔会被人陷害。”曾错怪金
布尔令我很内疚。但尼克的职业习惯使他问道：“那你进行复制的原理是什
么呢？”杜里凡脸上露出洋洋得意的神色：“原理很简单，早在２０世纪就
有人提出来了，但许多科学家慑于本国政府的禁令，不敢进行实质性的研究；
有少数科学家在暗地里偷偷试验，却没取得成功。而我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又取得了成功，原因是我发明了一种高效催化酶。取下一个你想复制的人的
体细胞，把里面的遗传物质全部取出并使之激活，再将这些物质植入一枚去
掉了核的成熟卵细胞之中，这时用我发明的一种高能催化酶就可以让这枚特
殊的受精卵开始分裂、发育直至成熟。所有优秀的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凭



着体细胞当‘父亲’从而把自己复制出来，这些人品格高尚，智慧超凡，体
魄强健。这个世界如果由他们组成，那人类的前景将是何等壮观！”我嘲讽
道：“恐怕教授搞器官移植甚至复制人只是为了赚大钱，什么人类的责任不
过是一块遮羞布罢了。”杜里凡只微微一笑，说：“司马大夫，你应该明白搞
科学研究的花费是惊人的，我需要钱来维持这类开销。我可以自豪地说，我
从事这项工作是毫无私利的。要说我有私心的话，也许就是我全身——除了
大脑以外——都换成了同年轻人一样的器官，所以我依然年轻。我的智慧，
我的ＩＨ医院，我的一切都是人类的。我是亿万富翁，我又一无所有。”听
着杜里凡的慷慨陈词我不禁有些感动。面对这样执著的人我不得不被感动，
尽管他的观点和作法是如此的偏激。

杜里凡继续说道：“我只想平静地工作，然后把我的一切成果献给人
类，可是世俗的力量不允许我存在，比如说安全局。我愿意毫无保留地为人
类工作但绝不允许有人破坏它，这就是不能容忍安全局的卧底的缘故。但这
家伙已把一些关键秘密发回了安全局电脑网络，我不得不拯救自己，于是我
快速复制了多杰斯——金布尔的复制品。我发明的催化酶可以让复制产品定
格在我想要的任何年龄阶段。”我不解地问：“你是怎么弄到金布尔的细胞标
本的？”“他曾借口作胃镜检查来ＩＨ医院暗中调查过，当然，我们也就取
得了他的体细胞。后来，趁他到情妇那儿过夜的空隙，多杰斯大摇大摆地进
入了安全局绝密室。他是金布尔的复制品，所以ＤＮＡ检查就形同虚设，他
和金布尔一样优秀，任务完成十分出色。现在他还在为我工作，也许你们应
该见一见他。”一会儿，这个叫多杰斯的人就站在了我们面前。微卷的棕色
头发，深陷的眼窝，硕大的喉结，天哪，这分明就是我最熟悉不过的金布尔！
“司马大夫，这复制品还过得去吧？”杜里凡笑着问我。我没理他，旁边的
尼克冷冷问道：“教授，一切谜底都已解开，那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们？”一
阵可怕的沉默。杜里凡无奈地望着我们，流露出一种慈祥和痛苦交织的神色。

“我无意伤害任何人，但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很遗憾
你们将不得不献出生命。我会重新复制两位，不会让你们的家人受到任何精
神折磨，当然记忆暂时没有办法了。两位会毫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尼
克吼了起来：“不，教授，你不能这样做！”“尼克，别这样，没用的。”我大
声说，“杜里凡教授，我一直相信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
我突然对他身后说道，“你相信吗，金布尔？”七一直沉默不语的多杰斯像
通了电一样，脸上露出了我熟悉的坚毅的神情。他掏出手枪对准了杜里凡，
朗声答道：“我相信，老伙计，并且我总爱扮演这种救难英雄的角色。教授，
很遗憾还有我的同事一起来扮演。”多杰斯，不，应该是金布尔拿出一个发
射器按了一下，很快卡尔带着一大群人冲了进来。这突如其来的剧变让每个
人都十分惊讶，当然除了我以外。杜里凡铁青着脸：“多杰斯，我是你的创
造者，你应该服从我的命令。”“不，杜里凡教授，这不是什么多杰斯，他是
联邦安全局特侦处处长克来恩斯方鸩级�！我郑重地对杜里凡说着。
“不，这不可能⋯⋯”杜里凡乱了方寸。我走过去把金布尔的上衣拉开，他
背上有一个明显的伤疤。

“这个伤疤就是证据，金布尔背上曾得过痈脓肿，我亲手给他作的切开
引流。我记得由于疤很大，当时这家伙还把我一顿好骂。上次我去给那个冒
牌货收尸，芳子给那家伙换和服时，我发现他背上光滑平整，由此证明金布
尔还活着。也许是太伤心的缘故，芳子并没有发现这一点。至于那个死去的



家伙嘛，肯定就是所谓的‘多杰斯’了。”金布尔也得意地说：“没错，当我
追踪到这个家伙后，我就设计让卡尔把他干掉并对新闻界大肆张扬，果然杜
里凡认为金布尔已死也就心安理得了，我也就成功地在杜里凡身边站稳了脚
跟。”劫后余生的喜悦使我和金布尔紧紧拥抱。

金布尔朝我做了个鬼脸：“老兄，要知道冒充我的人连ＤＮＡ都跟我一
模一样，没有有力的人证物证我怎么出得了头呢？这下当然没问题了，我终
于该解脱了。其实你也不必担心，我和卡尔一直都在暗中保护你，对不对，
卡尔？”卡尔友好地对我笑着：“请原谅我们一直瞒着你，司马大夫。”杜里
凡被戴上手铐，看到这位用心良苦甚至有点杞人忧天的科学家这个样子，我
不由有点心酸。

我走过去轻轻握住杜里凡的手说道：“教授，我相信你的所作所为是毫
不利己的，对此我万分钦佩，尽管你的某些观点和作法我断然反对。同样，
你天才般的智慧也令我肃然起敬，但对现在这样的结果我只能说一声遗憾，
教授。”杜里凡似乎一下老了许多，脸上没有了自信的微笑，看得出他十分
难过，但并不是为他自己而难过。

“金布尔先生，司马大夫，我会怎么样我并不在乎。我只恳求能够把我
的学术成果保存下来，也许有一天人类会用得着，这是我多年的心血啊。”
泪水从杜里凡眼里流了出来。这晶莹的泪水是多年承受孤独、寂寞并付出艰
辛血泪的释放，是无力改变现状的痛苦呐喊！我眼睛不禁潮湿了：“杜里凡
教授，我们答应你。”杜里凡笑了，那是一种视死如归般的悲壮微笑，一种
万事释然的坦然微笑。杜里凡被带走了，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

好半天尼克开口了：“我觉得杜里凡这人挺好的，他的要求可以考虑，
说不定哪天还真用得着他的那些成果呢。你觉得呢，司马？”我没有回答尼
克，对金布尔说：“老伙计，我有个请求⋯⋯”没等我说完，金布尔就打断
了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老兄。我会满足杜里凡的愿望，这可是我第一
次这么干。”“不，我要你想办法把他的成果全部销毁，一点都不留。”我斩
钉截铁地说道。迎着向我射来的惊异目光，我的心头十分沉重。

“我不得不说杜里凡的成就是开天辟地的壮举，他的天才发现不管怎样
都是遗传学乃至人类科学发展史的里程碑。他的成功是伟大的，他的初衷同
样是令人钦佩的，但谁又能说清楚这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我无法想象这
些成果一旦落入别有用心的人手里会发生什么，也许法律的制裁将失去作
用，坏人将复制出受他们操纵的将军、市长、州长甚至总统，恶贯满盈的罪
犯将‘不朽’，人在社会赖以生存的人伦道德将不复存在。家庭、婚姻都将
失去存在的意义，人与人之间一丁点的信任都没有，父母、兄弟姐妹都将被
简单的复制关系代替。

也许杜里凡的美好设想可能最终成为现实，但人们得为此作出充分的
的心理准备，而这无疑是相当遥远的未来！”杜里凡是个不幸的天才，一个
属于未来的天才。后记之一某日晚报消息：存有杜里凡档案的档案室发生自
然事故，包括杜里凡学术成果在内的所有资料被毁。某日某电台最新消息：
杜里凡在监狱自杀身亡。他的全部遗产将由政府接管。

尼克成功组织召开了由全世界遗传学权威参加的会议，大会就人类的
发展趋势和以后遗传学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内部公约。后记之二金布尔晋升
为联邦局长助理，不久和芳子结婚。我和他俩一起来到杜里凡墓前，献上一
束雪白的北美兰。



“人类丧失了一次可能通往天堂的契机，不过这历史的罪名我愿意承
担。”我对身后的金布尔和芳子说道。

一阵瑟瑟秋风吹过，万里苍穹之下的大地正是收获的时候，在这个星
球上已生存了百多万年的人类还将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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